
四 当年的沸腾 

    没有什么比暴动的最初骚乱更奇特的了。一切同时全面爆发。这是预见到的？是的。这 

是准备好的？不是。从什么地方发生的？街心。从什么地方落下来的？云端。在这一处起义 

有着密谋的性质，而在另一处又是临时发动的。第一个见到的人可以抓住群众的共同趋势并 

牵着他们跟他一道走。开始时人们心中充满了惊恐，同时也搀杂着一种骇人的得意劲头。最 

初，喧嚣鼓噪，店铺关门，陈列的商品失踪；接着，零散的枪声，行人奔窜，枪托冲击大车 

门的声音，人们听到一些女仆在大门后的院子里笑着说：“这一下可热闹了。” 
    不到一刻钟，在巴黎二十个不同的地方就几乎同时发生了这些事： 

    圣十字架街，二十来个留着胡须和长发的青年走进一间咖啡馆，随即又出来，举着一面 

横条三色旗，旗上结一块黑纱，他们的三个领头人都带着武器，一个有指挥刀，一个有步 

枪，一个有长矛。 

    诺南第耶尔街，有个衣服相当整洁的资产阶级，腆着肚子，声音洪亮，光头高额，黑胡 

须硬邦邦地向左右奓开，公开地把枪弹散发给过路行人。 

    圣彼得蒙马特尔街，有些光着胳膊的人举着一面黑旗在街上走，黑旗上写着这么几个白 

字：“共和或死亡！”绝食人街、钟面街、骄山街、曼达街，都出现一群群的人挥动着旗 

子，上面的金字是“区分部”①，并且还有一个编号。其中的一面，红蓝两色之间夹着一窄 

条白色，窄到教人瞧不见。     

    圣马尔丹林荫大道的一个武器工厂被抢，还有三个武器商店也被抢，第一个在波布尔 

街，第二个在米歇尔伯爵街，另一个，在大庙街。群众的千百只手在几分钟之内便抓走了二 

百三十支步枪，几乎全是两响的，六十四把指挥刀，八十三支手枪。为了武装较多的人，便 

一个人拿步枪，一个人拿刺刀。 

    在格雷沃河沿对面，有些青年拿着短枪从一些妇女的屋里对外发射。其中的一个有一支 

转轮短枪。他们拉动门铃，走进去，在里面做子弹①。这些妇女中的一个叙述说：“我从前 

还不知道子弹是什么东西，我的丈夫告诉了我才知道。”     

    老奥德里耶特街上的一家古玩铺被一群人冲破门，拿走了几把弯背刀和一些土耳其武器。 

    一个被步枪打死的泥水匠的尸体躺在珍珠街。 

    接着，在右岸、左岸、河沿、林荫大道、拉丁区、菜市场区，无数气喘吁吁的人、工 

人、大学生、区的工作人员读着告示，高呼：“武装起来！”他们砸破路灯，解下驾车的马 

匹，挖起铺路的石块，撬下房屋的门板，拔树，搜地窖，滚酒桶，堆砌石块、石子、家具、 

木板，建造街垒。 

    人们强迫资产阶级一同动手。人们走进妇女的住处，要她们把不在家的丈夫的刀枪交出 

来，并在门上用白粉写上“武器已交”。有些还在刀枪的收据上签上“他们的名字”，并说 

道：“明天到市政府去取。”街上单独的哨兵和回到区公所去的国民自卫军被人解除了武 

装。军官们的肩章被扯掉。在圣尼古拉公墓街上，有个国民自卫军军官被一群拿着棍棒和花 

剑的人追赶着，好不容易才躲进一所房子，直到夜里才改了装出来。 

    在圣雅克区，一群群大学生从他们的旅馆里涌出来，向上走到圣亚森特街上的进步咖啡 

馆，或向下走到马蒂兰街的七球台咖啡馆。在那里，有些青年立在大门前的墙角石上分发武 

器。人们抢劫了特兰斯诺南街上的建筑工场去建立街垒。只有一处，在圣阿瓦街和西蒙·勒 

弗朗街的转角处，居民起来反抗，自己动手拆毁街垒。只有一处，起义的人退却了，他们已 

  ①一七九○年，制宪议会把巴黎划分为四十八个行政区，设立区分部，行政人员由 

选举产生，以代替从前的教会辖区。 

  ①当时的子弹壳是纸做的，装有底火，这部分由武器厂完成。“做子弹”就是把弹 

药装进子弹壳。 



在大庙街开始建立一座街垒，在和国民自卫军的一个排交火以后便放弃了那街垒，从制绳街 

逃走了。那个排在街垒里拾得一面红旗、一包弹药和三百粒手枪子弹。那些国民自卫军把那 

红旗撕成条条，挂在他们的枪刺尖上。 

    我们在此一件件慢慢叙述的一切，在当年却是那城市在每一点上同时发出的喧嚣咆哮， 

有如无数道闪电汇合成的一阵霹雷滚滚声。 

    不到一个钟头，仅仅在那菜市场区，便平地造起了二十七座街垒。中心是那座著名的第 

五十号房子，也就是从前让娜和她一百零六位战友的堡垒，在它的两旁，一面是圣美里教堂 

的街垒，一面是莫布埃街的街垒，这三座街垒控制着三条街，阿尔西街、圣马尔丹街和正对 

面的奥白利屠夫街。两座曲尺形的街垒，一座由骄山街折向大化子窝，一座由热奥弗瓦－朗 

之万街折向圣阿瓦街。巴黎其他的二十个区，沼泽区、圣热纳维埃夫山的无数个街垒没有计 

算在内，梅尼孟丹街上的一座，有一扇从门臼里拔出来的车马大门，另一座，在天主医院的 

小桥附近，是用一辆卸了马的苏格兰大车翻过来建造的，离警署才三百步。 

    在游乡提琴手街的街垒里，有个穿得相当好的人向工人们发钱。在格尔内塔街的街垒里 

出现一个骑马的人，向那好象是街垒头目的人交了一卷东西，象是一卷钱币，并说道： 

“喏，这是作开销用的，葡萄酒，等等。”一个白净的年轻人，没有结领带，从一个街垒到 

一个街垒传达口令。另外一个，握着一把指挥刀，头上戴一顶警察的蓝帽子，在派人放哨。 

在一些街垒的内部，那些酒厅和门房都变成了警卫室。并且暴动是按最高明的陆军战术进行 

的。令人折服地选择了那些狭窄、不平整、弯曲、凸凹、转拐的街道，特别是菜市场那一 

带，有着象森林一样紊乱的街道网。据说，在圣阿瓦区指挥那次起义的是人民之友社。一个 

人在朋索街被杀死，有人在他身上搜出了一张巴黎地图。 

    真正指挥暴动的，是空气中一种说不出的躁急情绪。那次起义，突然一手建起了街垒， 

一手几乎全部抓住了驻军的据点。不到三个钟头，象一长串火药连续在延烧，起义的人便侵 

占了右岸的兵工厂、王宫广场、整个沼泽区、波邦古武器制造厂、加利奥特、水塔、菜市场 

附近的每一条街道，左岸的老军营、圣佩拉吉、莫贝尔广场、双磨火药库和所有的便门。到 

傍晚五点，他们已是巴士底、内衣商店、白大衣商店的主人，他们的侦察兵已接近胜利广 

场，威胁着银行、小神父兵营、邮车旅馆。 

    巴黎的三分之一已在暴动中。 

    在每一处斗争都是大规模进行的，加以解除武装，搜查住宅，积极抢夺武器商店，结果 

以石块开始的战斗变成了火器交锋。 

    傍晚六点前后，鲑鱼通道成了战场。暴动者在一头，军队在另一头。大家从一道铁栏门 

对着另一道铁栏门对射。一个观察者，一个梦游人，本书的作者，曾去就近观望火山，被两 

头的火力夹在那过道里。为了躲避枪弹，他只得待在店与店之间的那种半圆柱子旁边，他在 

这种危殆的处境中几乎待了半个小时。 

    这时敲起了集合鼓，国民自卫军连忙穿上制服，拿起武器，宪兵走出了区公所，联队走 

出了兵营。在铁锚通道的对面，一个鼓手挨了一匕首。另外一个，在天鹅街，受到了三十来 

个青年的围攻，他们捅穿了他的鼓，夺走了他的刀。另一个在圣辣匝禄麦仓街被杀死。米歇 

尔伯爵街上，有三个军官，一个接着一个地倒在地上死了。好几个国民自卫军在伦巴第街受 

伤，退了回去。 

    在巴塔夫院子前，国民自卫军的一个支队发现了一面红旗，旗上有这样的字：“共和革 

命，第一二七号。”难道那真是一次革命吗？ 

    那次的起义把巴黎的中心地带变成了一种曲折错乱、叫人摸不清道路的巨大寨子。 

    那地方便是病灶，显然是问题的所在。在其余的一切地方都只是小冲突。能证明一切都 

取决于那地方的，是那里还一直没有打起来。 

    在少数几个联队里士兵是不稳的，这更使人因不明危机的结局而更加惊恐。人们还记得 

在一八三○年七月人民对第五十三联队保持中立的欢呼声。两个经受过历次大战考验的猛 

将，罗博元帅和毕若将军，掌握着指挥权，以罗博为主，毕若为副。由几个加强营组成的巡 

逻队，在国民自卫军几个连的全体官兵护卫和一个斜挎着绶带的警务长官的率领下，到起义 

地区的街道上去进行视察。起义的人也在一些岔路口的路角上布置了哨兵，并大胆地派遣了 

巡逻队到街垒外面去巡逻。双方互相监视着。政府手里有着军队，却还在犹豫不决，天快黑 

了，人们开始听到圣美里的警钟。当时的陆军大臣，参加过奥斯特里茨战役的苏尔特元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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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阴郁的神情注视着这一切。 

    这些年老的军人，素来只习惯于作正确的战争部署，他们的力量的源泉和行动的指导只 

限于作战的谋略，面对着这种汪洋大海似的所谓人民公愤，竟到了不辨方向的程度。革命的 

风向是难于捉摸的。 

    郊区的国民自卫军匆匆忙忙乱哄哄地赶来了。第十二轻骑联队的一个营也从圣德尼跑到 

了，第十四联队从弯道赶到，陆军学校的炮队已经进入崇武门阵地，不少大炮从万塞纳下来。 

    杜伊勒里宫一带冷冷清清。路易－菲力浦泰然自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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